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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决定其在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

中的地位。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

烈的传导性，自发的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①自近代以

来，现代化已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主线，是各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埃及现代化探索历经

２００ 余年，从纵向来看，现代化实践已经深刻改变了埃及的历史进程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然而，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埃及现代化进展有限，尚未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也未能摆脱在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甚至出现了“现代化困境”，这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 学术

界对埃及现代化挫折及其成因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②对于破

解现代化困境有着重要启发。 那么如何看待埃及的现代化探索？ 为什么埃及现代化实践没

有改变其边缘化地位？ 如何破解埃及的现代化困境？ 这些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一、埃及现代化进程的两个历史阶段

从历史发展来看，埃及因其与欧洲毗邻，是最早受到欧洲现代化冲击、最早效仿欧洲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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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现代化进程的亚非拉国家之一。 埃及现代化探索历经 ２００ 余年，以 １９５２ 年“七·二三革

命”为分水岭，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依附型畸形的现代化。 穆罕默德·阿里从军事现代化入手，试图建立近代

工业体系以支持军备建设，变革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一度形成了埃及近代史上短暂的“中
兴”。 在阿里改革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出现，开始改变传统的经济形态。 但是，欧洲殖

民者自始至终反对阿里改革，他们觉察到阿里的军事现代化及其经济改革威胁了欧洲列强

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于是联合起来扼杀了阿里改革。 １８３７ 年，受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委

托，前去调查阿里经济改革的约翰·鲍林道出了欧洲列强的心声：“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

制造国，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 一个因其统治者无事生非而使

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

农业，还是会对大家都有利的。”①最终，埃及被迫锁定于以棉花种植为主要产业的“以农立

国”的畸形现代化之路。 正如有学者指出：“埃及的棉花生产和出口，如同一面镜子，揭示了

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即最初（穆罕默德 － 阿里时代）主动种植、出口棉花以富国强兵，到
１９ 世纪后半叶过度发展棉花产业，从而使埃及经济走向单一化……埃及现代化由自上而下

的自觉行为变为被动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单一化且过度依赖和受制于世界市场的畸形而

缓慢的现代化进程。”②

近代埃及当权者对外实行“不受保护的开放”③（尤其是伊斯梅尔和陶菲克时期），盲目

选择“全盘欧化”之路，彻底改变了埃及的发展道路。 １８８２ 年英国占领埃及，再次改写了埃

及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奥斯曼帝国属地变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属地。 实际上，贯穿整

个 １９ 世纪，埃及是在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开启了畸形现代化之路的艰辛探索。④

埃及统治者对内垄断土地、财富和权力，对外依靠英国的支持和保护，造成国家的严重腐败、
不平等和对外依附，这引起了埃及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普通民众的反抗。 １９５２ 年，在纳

赛尔的领导下，借助广大民众的支持发动革命，推翻了传统封建统治，埃及发展进入了新的

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主却又缺乏内生动力的现代化。 １９５２ 年埃及“七·二三革命”开启了埃

及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纪元，在取得政治独立的前提下，启动了以争取经济自主发展为核心

的现代化过程。 纳赛尔时期以政治变革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土地改革、国有化、工业化

为主要内容，推动进口替代型经济现代化战略，力求摆脱西方的控制。 然而，持续多年的阿

以冲突和军事对抗环境改变了埃及的发展路径。 由于大量资源用于备战，再加上长期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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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和外贸“双缺口”，导致埃及经济发展缺乏足够活力和可持续性。 １９６７ 年埃及在第三次中

东战争中惨败，宣告了纳赛尔时代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名为自主、实则封闭型现代化探索的

失败。
萨达特当政后，试图纠正纳赛尔时期现代化探索的弊端，通过采取欧美模式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开放、出口导向和消费型经济改革。 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继续以

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推动现代化进程，２００４ 年纳吉夫担任总理后又加快了私有化步伐。
这一时期，埃及表面上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实际上，国家工业化整体水平不断

倒退，国家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家垄断了国家权力和财富，广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却

不断被边缘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① ２０１１ 年，埃及“一·二五革

命”爆发，穆巴拉克总统在这场阿拉伯剧变的洪流中黯然下台，标志着以新自由主义为

导向的现代化探索再次遭遇挫折，埃及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困境。
塞西执政之后致力于纠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提出“２０３０ 愿景”，试图以“新发

展主义”模式开辟埃及现代化的新路径。 新发展主义的核心指向是再工业化，以基础设施建

设和民生改善项目为重点，全面实施以解决贫困问题为目标的“体面生活”倡议，重新矫正

埃及现代化的航向，吸取历史教训，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再工业化”进程，探索真正的自主型

现代化路径。

二、埃及现代化道路的特点

纵观 ２００ 余年埃及现代化探索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曲折性和畸形化。 前者指埃及现代化实践经历了启动、失败、再启动等复杂而艰难

的过程；后者则是指从军事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到工业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由实渐虚”②的发

展过程。 其中，以农立国的现代化导致了单一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模式，而“由实渐虚”的
工业化过程则偏离了现代化的核心，出现了依赖旅游、侨汇、运河收入、出口石油等“食租”
型经济结构———当代版畸形发展模式，没有形成以工业化为动力机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埃
及现代化的目标并没有完成，仍处于艰难探索之中。

二是外源性和外部性。 前者指埃及现代化探索缘起于国际竞争格局下仿效欧洲现代化的

被动行为，是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沦为西方世界的商品供销地③；后者

则是指埃及现代化进程长期受控于外部力量———主要是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大国，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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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①，即欧洲殖民列强和美国等西方大国等域外力量通过控制埃及的发

展议程（包括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发展道路的选择等），不仅打乱了埃及原有的发展方式，而
且主导着埃及的现代化实践，由此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和依附性经济形态。 于是，在
外部势力的操控下，埃及难以主导自身发展，缺乏自主性。

三是失衡性和边缘化。 前者指埃及现代化在改变传统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之后，导
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后者则指埃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既有世界经

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边缘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埃及现代化进程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就，
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面貌有了明显改观。 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埃及的现代化成就并不

突出，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相比，其进展仍然有限。 埃及没有以较有利的地位融入全球

劳动分工体系，反而长期依靠低附加值的初级材料（棉花和油气的出口）、低技能和劳动

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侨汇和运河的收入），更难以形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

制。 换言之，现代化实践不仅没有造就一个强盛的埃及，反而削弱其国际地位，埃及在全

球经济竞争格局中呈现愈发边缘化的处境，②从而形成了埃及的现代化困境。
由此产生的突出问题是：外源型现代化如何转变为内生型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

强化自主性并改变其劣势地位。 这是在既有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否
则，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完成。

三、埃及现代化的问题和反思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从根本上是要解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国际地位问题。 现

代化并不只是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现代化指标（不同时期现代化发展的指标是不断变化

的），而是为了持续推进国家的发展，提升人民福祉。 因此，从发展问题出发才能有效解决现

代化困境。 对于埃及来说，现代化的挫折恰恰说明没有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既没有解决财

富充分创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也没有解决财富公平分配———实际上是生产关系

调整问题，因而难以改变其国际地位和处境。 埃及的现代化困境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内外

原因，许多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因而是特殊国际环境的产物。
第一，埃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缓慢且艰难，始终没有解决现代化的动力问题。 埃及的经

济活力长期受制于扭曲的经济结构和机制，既没有发挥出计划经济的执行力强项，又没有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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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市场经济的竞争力优势，①降低了国家的财富创造和积累能力。
现代化的核心之一是工业化。 工业化具有带动效应，能够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发展水

平，有力地拓展就业基础，提高发展质量和提升国家竞争力。② 埃及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被迫

以农业立国，谋求军事现代化；第二阶段从纳赛尔时期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但萨达特执政

后偏离了工业化方向，削弱了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穆巴拉克时期更是出现了

“去工业化”的势头，导致埃及形成了依赖于旅游、侨汇、运河收入、石油出口等行业的食租

型经济结构，成为中东地区“大而无力、缺乏后劲”的经济体。 实际上，通过对比埃及和土耳

其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成效，可以看出工业化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土、埃两国虽然都

经历了进口替代条件下的工业化、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工业化，但是两国在最后一个阶段出

现了巨大反差。 土耳其实施更强有力的出口导向政策，利用欧盟市场扩大了制造业出口，并
不断提升工业化能力；相反，埃及依赖石油资源出口，且经济发展的资源逐渐从制造业转移

出去，不仅工业化水平不断下降，还出现了工业“由实渐虚”的重要变化。 其结果是 ２０１０ 年，
土耳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埃及高了 １５０％ ，③土耳其进入了 Ｇ２０ 国家行列，埃及则长期徘徊

在中低收入国家之列。 埃及经济结构问题长期难以改变，国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是石油等

资源出口、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旅游和海外劳工侨汇，这极易受国际油价、国际及地区安全影

响。 埃及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低，无法支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埃及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高于中东北非地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但到 ２１ 世纪初，
埃及已处于落后地位，国际地位日益边缘化。

更重要的是，埃及一直没有创造出一个有效率和有效力的市场，这是埃及现代化失

败的重要原因。 在纳赛尔时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快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其

封闭性发展路径造成市场效率低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缺乏竞争力。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

时期，埃及虽然实行开放，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真正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市

场机制，也未能激活市场活力。 相反，参与市场的主体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私营企业集团，
并按照各自不同的规则运作管理，以获取金融、土地、技术、劳动力、信息和市场。 于是，
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军队企业④、国有企业、裙带企业得以享有大量资金、土地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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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毕健康：《当代埃及国家治理、市场治理与发展问题研究》，《中东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２１９ 页。
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西亚非洲》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４—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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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ｏｒｔｓｈøｊ Ｏ'Ｒｏｕｒｋｅ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ａｌ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７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 １６２.
埃及前贸易部长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表示，保守估计埃及军队经济规模至少有埃及国民经济的

１０％ ；卡耐基中东中心前研究员阿姆·哈姆扎维认为，埃及军队经济约占埃及国民经济的 ３０％ ，规模约 ６００
亿美元。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ｕｒｔｚｅｒ ＆ Ｍａｒｙ Ｓｖｅｓｔｒｕｐ，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ｅ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ｎｏ. １２１ （Ｓｅｐｔ. ／ Ｏｃｔ.
２０１２）， ｐｐ. ４０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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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权，他们大量盈利，但吸纳的劳动力有限；而很多中小企业吸纳着绝大多数劳动力，
却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等市场机会，因而这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潜力有限。 由此导致埃

及的食利经济、裙带经济盛行，无法为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的市场驱动机制。
第二，埃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足，阻碍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现代

化既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破旧立新的不断变革过程，客观上要求当政者具有

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的有效治理能力。 然而，埃及现代化实践表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现代化的推进，制约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甚至因治理失误，造成严重的“治理

危机”。 例如，萨达特执政时期，在与苏联断绝关系的同时，完全倒向了美国，事实上偏离了

埃及长期追求的不结盟政策；一方面，通过与以色列媾和使埃及摆脱了战争的漩涡，另一方

面却断绝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孤立，从而对埃及的发展

造成非常不利的局面。 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还表现在处理一系列国内复杂的矛盾等方面，诸
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问题，宗教与世俗力量、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口的快

速增长与失业问题，过度城市化与严重的污染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

突出的腐败问题等。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贫富分化和不平等问题加剧，４０％ 的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每天生活费不到两美元，失业率攀升，贫困化问题突出：各阶层占比情况为上层（顶层与

中上层）为 １１％ ，中层为 １９％ ，下层（中下层加底层）为 ７０％ 。① 尤其是中间阶层急剧萎缩和

贫困化扩大，由此表明埃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从根本上损害了政权基础。 政府治

理能力不足，治理体系僵化，治理效能弱化，依赖于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强化对社会控制，
反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反抗不断，形成多重复合型治理危机，最终演变为穆巴拉克政

权的合法性危机。
第三，外部力量的长期干扰，是埃及现代化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在埃及现代化进程

中，域外力量和外部因素是影响埃及的重要变量。 近代以来的埃及历史，就是一部干涉与反

干涉的斗争史。 众所周知，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干涉，打断了埃及的传统发展道路，破
坏了埃及现代化自主探索的进程。 ２０ 世纪后半期，埃及经受了地区长期动荡、阿以对抗和

四次中东战争的“洗礼”，多次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正常的发展不断受到干扰和

破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开放，又频频受制于西方大国的控制和限制，损害

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例如，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取贷款，埃及

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要求”执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然而这不仅没有帮助埃及实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严重限制了埃及的国家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主要债权人，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进而导致“债务重负”笼罩于埃及

６２

① 毕健康、陈勇：《论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第 １７—１８ 页；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

及为例》，宁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８—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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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 萨拉·斯梅尔策通过研究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年埃及的商业—政府网络后指出，西方国家以

“改革换贷款”的方式，迫使穆巴拉克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形成了代表西方国

家的埃及商业利益群体，严重影响了埃及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使得西方资本家和他们在埃

及的商业盟友大量攫取埃及的经济改革成果。① 实际上，美国政府和西方国际金融机构不

遗余力的威逼利诱穆巴拉克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表面看是鼓励埃及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

市场化激发国家发展的活力，而背后的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 由此表明，
域外大国的经济控制乃是埃及现代化困境的根源。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渗透干涉破坏了埃及对自身文化、制度和道路选择的信

心，导致埃及难以提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理念。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指出，埃及这艘大船正在没有任何指南针的情况下航行。 它的船长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
不想知道洋流正在把船带向何方。 事实上，这艘船的航向完全取决于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全

球“行情”，对此埃及经济只得被迫日复一日进行“调整”，而这些调整所带来的则是各种各

样的危险和不确定性。②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大国除了通过政治和经济方式干涉埃及之外，
还通过更加隐蔽的观念渗透方式影响埃及。 例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但其背后蕴藏着

“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然而，埃及的知识精英却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对西方

国家亦步亦趋。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埃及在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引导下，沦为了西

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试验品。 这一试验并不成功，造成了埃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骤

增，社会矛盾加剧，也使得曾经在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埃及深陷发展困境，在全球

经济体系中进一步边缘化。

结　 语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发

展逻辑，如何突破西方主导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通过现代化实践彻底摆脱其发展困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当代世界的“现代化之问”。 埃及现代化实践教训表明，开放不等

于现代化，被动开放还是主动开放，依赖性开放还是自主性开放，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

代化道路的成功与失败。 埃及经历了近代“不受保护的开放”———为西方资本大规模地渗

入敞开了大门，使埃及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设置的陷阱，③丧失了经济主权和国家主权；
１９５２ 年以来，埃及从近乎封闭的经济模式转向开放型的经济模式，从集中力量发展国家资

本主义经济转向积极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在开放和吸引外资方面饥不择食，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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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ａｈ Ｓｍｉｅｒｃｉａｋ， Ｃｒｏｎｙ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ｌｉｔ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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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资多投资于消费型和服务型的项目，很少投资于生产型和外向型的项目，实际上不利于

民族工业的发展。 因此，萨达特时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消费性的开放”①。 穆巴拉克时

期延续了消费型开放的“老路”，不仅削弱了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而且

走上了“去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最终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困境。
埃及现代化挫折表明，发展问题仍然是埃及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现代化是复

杂而艰巨的战略工程。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
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②“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照搬没有出路，模仿容易迷

失，实践才出真知。”③比较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西方现代化是一个———以资本为核

心，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强权政治为支撑，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

的———特殊的现代化道路。 历史表明，埃及效仿西方现代化之路，从根本上来说是走不通

的。 埃及需要探索一个———以人为核心，以发展为动力，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新型现代

化之路。 当前，埃及正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经验和教训、国际环境的变化等，重新矫正现代

化的航向，确立新型现代化理念，即以新发展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推
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工业化进程，强化自主性开放和可持续发展，力求抓住数字化时代科

技革命新契机，增强发展新动力，探索现代化新途径，提升埃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由此观之，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聚焦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助于破解现代化困境，推动埃及现

代化探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作者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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